
镜 头 四 十 三
多吉在昏暗的灯下勤奋学习。
山村安详而静谧。 不时，有一两声狼的嗷叫

从远山传来。

镜 头 四 十 四
五月。 一个刚下过雪后的山村的早晨。
入村寨的路口处。 路口旁铺着残雪的白塔。

白塔边古朴的木质洞柯。 零零散散的牧民老妇老
翁踩着积雪的小路悠闲从容地正在转洞柯。 转洞
柯的老人们专注于内心与信仰，置身于事件和时
光之外，以一种亘古不变的姿态构成村寨永恒的
精神风景。 贡嘎神山静穆地耸立在村寨的背后。
洞柯旁，那棵巨大的千年古树刚长出新一年的嫩
芽，瑞雪点点覆盖其上；两只红嘴乌鸦一上一下
站立在树稍上，不时发出一两声鸣叫。

路口处，聚集着送别的人群。 几户正迁走的
牧民家庭，开着卡车或小车；他们喜笑颜开，与送
别的乡亲们挥手致谢，与山寨作最后的告别。

降泽置身于转经的人群和送别的人群之外，
独自一人，背上背着一块青色的片石，从村子的
另一条小路上走来。

远远看见降泽， 他们大声喊到：“阿扣降泽，
你咋还不走呢？ 听说你儿子在成都那边房子都给
你买啰，你还呆在这里干啥哦？ ”

降泽平和地笑着说：“我帮你们看房子。 哪天
想回来了，还有个地方住。 ”

车上的人七嘴八舌地说：“不回来啰，不回来
啰。 还回来干啥哦。 阿扣降泽，你也该走得啰；别
凉了儿子的心……别有福享不来哦……”

镜 头 四 十 五
中年降泽坐在寒风猎猎的石经墙下，刻着石

头……

镜 头 四 十 六
中年降泽在大雪纷飞的高山海子边，长身伏

地，祈福众生……

镜 头 四 十 七
中年降泽在阳光明媚、 蝴蝶纷飞的夏日，盘

腿打坐在嘛呢旗杆下，面对着寺庙边的那块平坦
地……

镜 头 四 十 八
中年降泽围绕贡嘎山转经， 虔诚地磕着长

头，渐渐地人到老年。

镜 头 四 十 九
夏日的一个黄昏。 一个牧民在降泽的老屋外

大声呼叫多吉的名字。
多吉跑出去。 降泽从窗口探出头望着他们。
牧民说：“有你的一封信，寄到镇上了，我给

你拿啰回来。 ”
牧民离去后，多吉撕开信封。 里面有一张西

南民族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单。 多吉满脸喜悦，
但瞬间笑容凝住了；多吉望向老屋，脸上布满了
忧思。

屋内。 降泽已回到藏桌边，坐着喝酒。 不一会
儿，多吉走进屋，顺手把录取通知书放到藏桌上。

降泽问：“哪个的信？ ”
多吉摇头 ， 随即说 ： “西南民院的录取通

知书 。 ”
降泽不解地问：“啥子是西南民院？ ”
多吉道：“成都的一家大学。 我考起了那里，

让我去成都读书。 ”说过这话，多吉的脸上再次布
满忧思。

降泽一脸坦荡，笑着说：“你两个阿哥这下不
会让你再住这里啰。 ”

多吉说：“阿爸，你去阿哥他们那里嘛。 ”
降泽摇头，平静地说：“我就在这儿，哪儿也

不去啰。 ”
多吉道：“你一个人在这儿，我咋个放心呢。 ”
降泽道：“还有大伙儿嘛。 大家全都是一家人

嘛，会互相照应的；你就放心去吧。 ”
多吉说：“你晓得的，寨子迟早会走空的。 ”
降泽说：“会有人留下来的。 这儿才是牧民住

的地方，怎么可能空呢。 ”

镜 头 五 十
多吉在镇上给甲马打电话，告诉他考取大学

的事。
甲马在电话里连声叫好。
多吉说：“阿爸还是不愿意走。 ”

甲马说：“我和才旦马上回来。你放心，不管怎
样，你都要去大学读书。你可是我们贡嘎山村的第
一个大学生呢。 ”

镜 头 五 十 一
夜晚。父子四人坐在藏桌边。甲马说：“阿爸，多

吉很了不起。 他是我们寨子第一个考上大学的。 ”
降泽点头 ，道 ：“我晓得 。 多吉是个懂事的

孩子 。 ”
甲马说：“多吉这一走，就你一个人啰。阿爸，你

还是跟我们出去吧。 我在成都的房子里安设了经
堂，有两间房子也是藏式装修的；你去成都，吃的、
住的，都和这里没两样。 阿爸，你真的会习惯的。 ”

降泽依然摇头， 说：“我说过了， 我哪儿也不
去。 我就在这里。 ”

才旦说：“阿爸，你一个人在这儿，况且你年纪
又大了，我们弟兄三人怎么能放心嘛。你看别的人
家户，阿达阿妈些都随儿女走了。 ”

甲马说：“阿爸，你咋个这么犟嘛？这里有啥子
值得你一辈子留恋的嘛？ ”

降泽长长地叹口气，说：“过去，我一直认为，
自己不离开寨子，是在等洛克回来；我答应过他，
帮他守着那块地。这许多年里，特别是我的好朋友
王志国留在了贡嘎山，自己也慢慢地老了，等洛克
已不是唯一的理由了；我的一切都在贡嘎山，离开
这里，身体就彻底空了。 ”

甲马还想再劝说；多吉伸出手，按了按甲马的
膝盖；甲马长叹了一口气，不再说话。

镜 头 五 十 二
清晨。老屋下边，停一辆墨绿色的崭新的三菱

越野车。甲马、才旦、多吉三兄弟站在越野车旁。降
泽从老屋的窗口探出身子，挥手叫他们走。三兄弟
表情凝重，有一种生离死别的不忍和不舍。三兄弟
带着沉重的心情，慢慢地上了车。 车子启动；三兄
弟同时探出头，同时伸出右手向降泽招手。

车越走越远。画面从越野车的视角看过去，老
屋和俯身在窗口的降泽越来越远、越来越小……

镜 头 五 十 三
降泽的老屋内。 寨子里尚未迁出的男女老幼

全都聚集在那里。 他们正在向降泽讨主意。
满屋子都是杂乱的交谈声和争辩声。
一个壮实的中年男子对降泽说：“阿扣降泽

啊，有一点办法的人家全都走了，就剩我们这些
没得办法的啰。 你想，再这样继续下去，住在这
里，还有啥意思呢？ 这儿离城镇太远啰，做什么事
都不方便。 我们商量着，干脆把寨子迁到离城镇
近一些的地方去。 我们的这个想法，连乡上的干
部都赞同；我们已经看好了一个地方，离镇上只
有不到两公里。 ”

降泽说：“要走的都走吧。 我连自己的娃娃都
留不住，更别说你们啰。 我是哪里都不去的，就呆
在这儿。 ”

全村的人，只有极少数的赞同降泽的意见，坚

持不离开寨子。
那个中年男人还想再说什么。 降泽对他摆摆

手，说到：“你不要再说了。我的两个儿子几次开车
要接我走；后来，连他们也开始明白了，我是不会
离开这里的。 ”

中年男人点着头， 但还是忍不住继续说到：
“咱们不能一辈子跟在牦牛身后，那样，注定了是
不可能有出路的。祖祖辈辈就这样过了，这种落后
的生活方式早就该结束了。而今，大家拿到这些牦
牛，又不能杀，也不忍心杀。大伙商量着，打算把所
有的牛在贡嘎山上放生。 ”

降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全部牛都放生啰？！
……”降泽欲言又止。

降泽不置可否。
降泽脸上透着一种极其复杂而又一言难尽的

忧思。
降泽像是对着自己， 又像是对着空中看不见

的祖先的灵魂，悠长悠长地叹了一口气；随之，像
是身不由己地轻轻地摇了摇头。

镜 头 五 十 四
夏秋之交，一年中牧场最美好的季节。贡嘎山

一望无际的壮美的高山牧场。 贡嘎山以从未出现
过的壮阔、挺拔、神圣矗立在画面中。 数千头牦牛
集中在草场中央。 贡嘎山村的牧民们围成一个半
圆型，席地而坐。

贡嘎寺的全体僧侣以最庄严、 最隆重的仪式
为即将放生的数千头牦牛念诵祈福的经文。 莽号
声声；海螺声、鼓声、唢呐声交织在一起；低沉的诵
经声铺天盖地。

戴着狰狞、恐怖的鬼神面具的僧人们，从东方
踏着古朴、缓慢、夸张的舞步，列队进入牦牛群和
人群围成的圆地中央； 神舞者的脚步跟着震动大
地的鼓点而舞动， 每一步都坚实地踏在人心最柔
软的地方。 鼓点渐渐加密、加快，神舞者的步伐随
之加快； 悲壮的情绪在越来越快的鼓声和脚步声
中蔓延开去……

牧民们表情凝重而复杂， 既充满对未知生活
的希望，又饱含即将离别故土的惆怅。一些妇女忍
不住开始哭泣； 壮实的汉子们眼眶里有眼泪在打
旋，但他们强忍着，不让泪水滴落下来。

鼓点的节奏达到极致。 舞动的脚步如风车般
轮转。 猛然一声巨大的鼓响，鼓声戛然而止，舞步
凝住了；这一瞬，所有人都将早已准备好的隆达尽
数抛向空中。隆达在空灵的蓝天上翩飞着，雪花一
般地随风四散开去。

随着隆达的飘散，莽号、海螺和唢呐再一次交
响在一起。妇女们被压制的哭泣再也憋不住了，她
们放声大哭；壮实的汉子们眼眶中打旋的泪水，无
声地跌落在草地上。

在低沉的诵经声与妇女们的哭泣声中， 数千
头牦牛一动不动，像一座座黑色的生命的雕像。

镜 头 五 十 五
庞大的车队停泊在当年降泽送别洛克的十字

路口。
车声轰鸣；车上载满着物品；牧民们不断地向

车上爬去。
最终留下来了的三家人，悉数站在草坎上，和

下面的人们挥手作最后的告别。
一辆辆东风卡车， 以及数十辆摩托车， 轰鸣

着，驶向远方……

镜 头 五 十 六
傍晚。 贡嘎山村人去楼空。 留下来的三家人的

屋顶上，三道炊烟升起来；远处，响起清亮的海螺声，
那是寺庙告之僧人们，此时，是进晚餐的时候了。

镜 头 五 十 七
降泽的屋里。三个老人坐在一块，手里传递着

盛满青稞酒的银碗；老人们一边喝酒，一边悠闲自
在地谈着村庄的历史。

降泽双目慈祥， 缓缓地讲着笨教关于世界起
源的那些古老而神奇的故事。

镜 头 五 十 八
又一年过去了。当春回大地的时候，甲马领着

已是妻子的小杨回村寨看望父亲。小杨腆着肚子；
甲马开一辆豪华型的沙漠王子。

甲马替父亲买回来一台大电视， 并亲自在屋
顶安了锅盖天线。

甲马已不再劝父亲跟他走了， 默默地陪着父
亲喝酒。

镜 头 五 十 九
降泽已须发尽白。
又一个雪花纷飞的初冬。
降泽背靠在石经墙上， 动作缓慢但神态依然

从容而安详地一凿一凿地刻着石头。
石经墙在他背后，延长得更远了……

镜 头 六 十
降泽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工作和生活的场景。
降泽赶着仅有的一头母牦牛， 手里摇着转经

筒，慢慢地朝着贡嘎山的牧场深处走去。
牧场上阳光明媚、鲜花盛开、蝴蝶翻飞。
远景：降泽像一棵枯干了的树，慢慢地倒在了

草地上。阳光照在他身上；蝴蝶在他身体的上方盘
旋着、飞舞着……

镜 头 六 十 一
甲马、才旦、多吉以及甲马的儿子贡嘎尼玛乘

着沙漠王子往家里急赶。

镜 头 六 十 二
降泽的床前。 两个老人守着降泽。
甲马呼唤贡嘎尼玛走上前去。 两个老人一眼

看见贡嘎尼玛， 同时惊讶地感叹到：“这孩子和降
泽小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 ”

贡嘎尼玛走上前，喊爷爷，对着降泽说了许多
话。甲马用藏语翻译给降泽听，说孩子称赞这地方
特别漂亮。

降泽听到这话，脸上露出了喜悦。

镜 头 六 十 三
降泽的葬礼。
场景设计：火葬的场景、仪式等与王志国、降

泽的妻子梅朵的葬礼完全一致。
生命在一次次死亡与葬礼中轮回。
贡嘎尼玛痴痴地望着村寨和远处的贡嘎山。

过了许久， 贡嘎尼玛像是从梦境中醒来， 对甲马
说：“爸爸，这里真是太美了，我们回这里住吧。 ”

甲马感慨万千，若有所悟，道：“等明年，我们
在老房子旁边，修一幢别墅一样的藏房。守着你爷
爷、奶奶，再也不走了。 ”

火焰越来越大；火焰升腾着，发出噼啪噼啪的
笑声。

山坡上，嘛呢旗漫山遍野；石经墙沿着山坡一
直伸向远方，最终融入到高耸在蓝天下、亘古不变
的贡嘎神山之中……

片 尾 ：
贡嘎村寨全景画面。
初冬。一场小雪后尚未完全融化的景象。大雾

漫漫的清晨。
贡嘎尼玛身着羔儿皮藏袍、脚穿传统藏靴，手

里甩着俄多，赶着七头小牦牛，从新建的别墅式的
藏房里走出来，悠闲自在地走过村寨，然后踏上降
泽最后放牧的那条小路、 并朝着降泽倒下的那片
牧场走去。

主 题 曲 二 ：

片 尾 字 幕 ：

（全剧完）

编者按：贡嘎山，蜀山之王，人类精神高度的象征之一。 随着“优先发展旅游业”战略的实施，核心景区稻城亚丁和海螺沟及贡嘎山的打造与精神品位升级理所当然将成为未来我州的重要工作之一。然而，
对核心景区打造（其内涵正是在于景区精神品位的升级）的重点并不在于对“风景”的外包装，而是对其精神和内涵的理解和注入。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作品堪能体现贡嘎山的内在精神。为
引导人们对其精神高度的向往，即对贡嘎山所代表着的人类“庄严、肃穆、崇高”精神的向往，我州作家杨丹叔（笔名杨单树）、尹向东联手用近一年的时间精心写作，打磨出电影剧本《贡嘎山守望者》，对贡嘎山内
在精神进行深度挖掘。 该剧本通过牧民降泽与洛克、中国登山队长王志国之间的精神感应的故事以及降泽一家和村民的生活故事，形象地展现出了人类对“庄严、肃穆、崇高”生活的向往和坚守。 该剧本唯美地
展现了贡嘎山庄严、崇高、神圣之大美，可以说该剧本不失为贡嘎山的一张内在精神的名片或曰“形象代言人”。 本报特刊发该剧本，就是希望与读者一同“守望贡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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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洛克拍摄的贡嘎山主峰

贡嘎山守望者 (下)
■ 编剧：杨单树 尹向东

儿时的降泽在初识洛克时，认
识到贡嘎神山的美丽，并与洛克相
约，要守住这片圣洁的土地，并由
此坚定了自己要在家乡呆一辈子
的信念。 后来，与登山队长王志国
相识交好，进一步认识到贡嘎神山
在更加广阔的世界里所拥有的不
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时代更替，经济大潮席卷全世
界，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同样重大的
影响，贡嘎神山下的年轻人们开始
闯荡世界，向往现代生活。 降泽的
三个儿子在浪潮的冲击下先后离
家远去；许许多多的人也效仿着先
后离开了故土。 这股浪潮直接影响
到整个村庄，能力稍次的人也开始
思变；他们争论着，最后决定，即或
没有办法去更加广阔的世界，哪怕
把村子搬到离城镇稍近一些的地
方，也会给现实生活带来许许多多
的方便。 这一决定直接导致了延续
了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生产生活
方式必然改变。 游牧生活方式的终
结，意味着一种重要文化———游牧
文化———从此划上了句号。

这 样 的 改 变 和 终 结 是 悲 壮
的 ，是震撼人心的 。 这个文化和
时代终结的场面 ，以象征性的对
牛群的放生来展现 ；体现为一种
对苍天及人的悲悯与爱的巨大
情怀。 在这样不可逆转的冲击面
前 ，降泽不为所动 ，依然延续着
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这种对传
统生活的坚守 ，从本质上讲延续
的是一种不朽的精神。 随着年龄
的增大 ，降泽在感知到自己的魂
魄早已深深地和贡嘎神山发生
联系并融为了一体的同时 ，也感
受到工业文明的迷失。 人类必然
回归于自然 ；自然的人心 、自然
的情愫 、 自然的博爱 ，———这是
降泽用灵魂向贡嘎神山作出的
最后的承诺。

剧情回顾

近年人们拍摄的贡嘎山主峰


